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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

刘海方

摘　要　北非的剧变引发了“非洲变革之风是否会吹到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问题，这一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到中非合作也为决策层和公众所广

为关注。本文以处在战后重建之中、发展迅速的安哥拉为案例，从其全民

和解、政体新转向、经济多样化调整以及多元外交方向等几个方面，透视这

个正在几内亚湾迅速崛起的地区大国本身存在的潜力和问题，并从安哥拉

对外合作整体格局的视角来分析中非合作的独特制度安排即“安哥拉模

式”。这种模式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中国和非洲国家双方亟需加

强制度监管。

关键词　安哥拉　中安关系　安哥拉模式　中非合作　北非剧变

短短两个多月来北非发生的剧变及其连带影响，似乎不折不扣地验证了“２１世
纪国际关系的新逻辑可称之为‘不确定主义’或‘政策主义’”的论断，当今的国际关

系因深受任何一国内政的影响而变得难以逆料。①由突尼斯、埃及开始的“人民权力”

将长期执政者拉下马来，其剧变的外溢效应表现得如此明显，利比亚在位 ４２年之久
的卡扎菲政权，也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全球的观察家都不由自主地在思考同一

个问题：“非洲变革之风会不会再次像 ５０年前一样劲吹，蔓延至广大的撒哈拉以南
非洲呢？”②人们有理由聚焦那些与分别执政３０年和２７年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年
数相当的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安哥拉的多斯桑托斯（３２年）、津巴布韦的穆加贝
（３１年）、赤道几内亚的奥比昂（３１年）、喀麦隆的保罗·比亚（２９年）和布基纳法索
的孔波雷（２４年）；与这类被喻为“恐龙”的当权强人同时被纳入考虑范畴的，还有领



安哥拉内战后的发展与中安合作反思 ３９　　　

导人家族统治时间较长的所谓“王朝”政治，如加蓬（４４年）、吉布提（３４年）和斯威
士兰（３９年）等国。① 实际上，从１月到３月，以上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北非局势
的传染，分别发生了不同程度、但形式类似的异动，而且主体也正是青年学生。②

利比亚局势急剧变化过程的突然展开，把近年来快速进入非洲的中国所受到的

影响也袒露在世界面前：投资和承包工程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以提供建筑工程劳务

为主的数万侨民面临财产和生命受损之虞，当然，后来的大规模撤侨行动被誉为国

家形象塑造的良机，又当别论。③ 以上撒哈拉以南诸国也都有中国各种形式的经济

利益和类似在利比亚的从事建筑工程行业的侨民，人数以安哥拉为最。④ 中国的决

策层和公众有理由追问，在中国如此快速进入的非洲大陆，到底存在怎样的风险，外

在表象有类于利比亚的安哥拉，其国内政治存在怎样的变数，会不会也一夜之间波

及中国的经济存在，大规模撤侨的风险有多大呢？⑤ 笔者跟踪研究安哥拉多年，在此

拟通过梳理和分析安哥拉战后国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和社会重建，及其国际地位和

对外关系（尤其是中安合作开创的所谓“安哥拉模式”），尝试回答在这个“不确定主

义”的资本全球化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局势的稳定性和对中国在非利益的影

响等主要问题。

从赢得战争到赢得和平

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安哥拉人民也许对和平和安定最为渴望。像苏丹的南北问

题一样，安哥拉也曾长期陷于战争而难以自拔，所谓安哥拉问题，也曾超越本国、本

大洲，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问题。⑥ １９７５年从葡萄牙统治之下独立的安哥拉，随
即进入了三派革命运动组织割据的时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下简称“安人

运”）、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

“安解阵”）各不相让，国际上各有支持者，使历经 １４年独立战争的安哥拉又陷身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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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哲等：《利比亚撤侨彰显中国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第５版。
中国驻安哥拉使馆认为人数在７—８万人之间，再加上几千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小业主；当地也有媒体认

为中国侨民总数在 ２０万上下。必须说明的是，南非一直是非洲华人最多的国家，有材料认为是 ３０万人。１９４９
年以前进入的基本上已获当地国籍，６０年代以后陆续有一些台胞进入，８０、９０年代以来陆续有大量华人从大陆
前往，而且保留国籍；与进入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事建筑业活动的不同，在南非的中国侨民群体以中小

工商业、服务业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南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则在于其严格控制工作签证的国

家政策。

３月１—２日，安哥拉确实发生了小规模的示威活动，目标指向多斯桑托斯政权；５日，政府号召青年组
织“爱国和平游行活动”，巩固民众的支持和对于和平稳定的认同。因为媒体报道有限，国内有关部门较为紧

张，曾经致电笔者咨询安哥拉的稳定状况。

ＳａｍｉｒＡｍｉｎ，ＬＥｖｅｉｌｄｕＳｕｄ，Ｐａｒｉｓ：ＴｅｍｐｓｄｅｓＣｅｒｉｓｅｓ，２００８，ｐ．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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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内战泥潭，其中一半时间上演的是冷战期间典型的代理人之间的热战，南非白

人政权出于边界利益和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考虑而加入美国一边支持安盟；宣扬国

际革命的古巴则派出大量人员支持苏联，卷入安人运一边作战。在这样复杂的乱象

之下，中国政府曾坚决主张三方组成联合政府，①最后也不得不偏颇地支持安盟和安

解阵，南南合作的一贯立场一度让位于反对苏联的地缘政治的大需求。②

１９８９年，意识到“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多斯桑托斯总统，对内开始了
全面民族和解的政治努力：宣布对安盟和安解阵人员实行大赦（安解阵领导人霍尔

顿·罗伯托颇识时务，迅速接受大赦并将安解阵改组为政党参加多党制大选）；召集

２６个政党派别与安人运政府共同商定 １９９２年选举的安排；对安盟则呼吁运用其他
非洲国家的经验，实现停火，最终全面和解。双方一度握手言和，宣布国家由社会主

义体制开始转向多党政治体制，也为萨文比及其领导的安盟进入政府敞开了大门。

然而，１９９２年的首次大选并没有迎来举世期待的和平与和解，拒绝接受大选结果的
萨文比重新布防，将苦难的安哥拉人民又一次置于战争的暴虐之下，并且达到了空

前惨烈的程度：冷战走向终结，曾经成为安哥拉交战各方依靠的大国，纷纷从安哥拉

事务中抽身，力图摆脱干系，此时的安哥拉被称做“被遗忘的人间惨剧”、“冷战的孤

儿”，所谓安哥拉的“真正内战”也就此开始。③ １９９７年，根据联合国主持下签订的
《卢萨卡协议》，安人运为主、安盟成员参与的民族团结和解政府成立。１９９８年，萨文
比率领安盟成员再次退出政府并发动战争，使和解进程再次陷于僵局。萨文比因屡

次背信弃义、破坏和平进程而丧失了民族独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在国际

上陷于道义孤立，内部也面临安盟四分五裂、四面楚歌的局面，只是因为占有出产钻

石的矿区并一度占领石油产区而得以负隅顽抗。

终于，２００２年安人运政府军以一个颇具戏剧性色彩的“小小战役”④，使萨文比
命陨沙场，“和平出其不意地到来了”。⑤ 安人运政府赢得了战争，但面对的不仅是千

疮百孔的国家，亟待收缴流失的武器、清除 １０００万颗地雷、使民众正常生产和生活，
重建的重任急迫而繁杂，而且北方飞地省卡宾达尚有自由阵线经常发动的游击活

动，安盟１０万军队需要进行军转民安置工作，其多年作为根据地的中南部省份万博
和比耶，民众在族裔身份和政治认同上都不站在安人运政府一面。理论上说，安人

运政府尚需巨大的努力以赢得和平。停火协议签订后，多斯桑托斯领导的安哥拉政

府没有对安盟实施“斩首处决”的措施，而是将安盟叛军融入民主进程，安盟成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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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方：《列国志·安哥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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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到１９９７年安排的那个团结政府之中，１９９２年大选中获得的全部 ２２０个议席中
的７０个议席的安盟议员也纷纷到位。①

１９９２年安哥拉大选留下了深刻而沉痛的教训（这一教训尤其适用于目前正被外

力干预的科特迪瓦和利比亚）：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而仓促举行的大选，依照的

是在安哥拉土地上热战的四国难免主观臆断设置的议程，虽然安哥拉按部就班地完

成了被要求的规定动作，但没有提出解决失业、难民重新安置和社会基本服务等人

民真实生活困难的竞选纲领，为了大选而大选，不是真正有民众广泛参与的自主进

程。② 民众对于１９９２年大选之后随即发生的惨烈战争记忆犹新，很多人甚至将大选

等同于武装冲突。③ ２００２年，安哥拉人已经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种下像１９９２年那样

失败的种子了”。④ 多数政党都同意，因为国家基础设施大多被毁，大选需要更长时

间进行筹备；此后，安哥拉政府几次宣布推迟大选。⑤

２００８年９月５—６日，和平后的第一次大选终于姗姗来迟。⑥ 安哥拉人民的和平

期待已经基本实现，此时毋宁说是对于生活改善的要求，或者说是“用肚子投票”。⑦

依照２００５年７月通过的《政党法》，宪法法院认定 １０个党派和 ４个政党联盟获得选
举资格，角逐２２３个议席。⑧ 大选的投票率高达 ８７％，反映了民众对于 １６年后第一

次多党制选举的热情，同时，这也是为和平投下的一票。安人运获得６４０万张有效选

票（根据安政府登记选票时的统计，２００８年全国人口为 １２１４万）中的 ８１６％，以 １９１

个议席无可争议地主导议会；主要反对党安盟得票占 １０３９％，只得到 ２９个议席；其

余７９７％的选票为议会中其他小反对党获得。卡宾达分离主义势力的抵制，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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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哥拉宪法规定，议会将选出１３０名全国范围代表和９０名从全国１８个省中间选出的代表。另外
３名代表从海外安哥拉人中间选出，２名出自生活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安哥拉人，另一名则来自于非洲以外的地
区。１９９２年没能够选出这 ３名海外安哥拉人，因而现行议会只有 ２２０名议员。参见 ＩｎｇｅＡｍｕｎｄｓｅｎ，ｅ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ｇｏｌ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ｉ．ｎｏ／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ａｃ
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ｍｏｖｅ，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前联合国秘书长驻安哥拉特别代表玛格丽特·安斯蒂因此认为，大选最后期限不切实际，因为没有考

虑到完成选举的前提条件所必需的具体时日，２０万军队的武装尚未解除，也就没有任何能够促使他们放下武器
的激励机制；另外，当时安排的和平是“胜者通吃”的模式，即当时安哥拉还是极度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国

家本身就是胜者的奖品”，而失败者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参见 Ｄａｍ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ｎｓｔｅｅ，“ＴｈｅＬｅｓｓ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１９９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ｐｅｅｃｈ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Ｆｒｅ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ｇｏｌａ”，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ｇｏ
ｌａＦｏｒｕｍ，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Ｊｕｌｙ４—５，２００５。

ＳｏｒｅｎＫｉｒｋＪｅｎｓｅｎ，“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ｇｏｌａ”，ｓｐｅｅｃｈｇｉｖｅｎｉｎ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Ａｆｒｉｃａ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ｇｏｌａＦｏｒｕｍ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Ｊｕｌｙ１１，２００８．

ＰａｕｌＪｏｒｇ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Ｆｒｅ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ｇｏｌａ”，ｓｐｅｅｃｈ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Ｆｒｅ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ｇｏｌａ”．ＰａｕｌＪｏｒｇｅ是安人运党代表。

一是因为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没有进行人口普查，后勤支持上无法保障为大选编辑新的文件；二是因为
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重建。参见 ＥＩＵ，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ｇｏｌａ，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７，ｐ．１０。

ＪｅｕｎｅＡｆｒｉｑｕｅ，“ＬＡｎｇｏｌａｆｉｘｅａｕｘ５ｅｔ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２００８ｌｅｓé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ｅｕｎｅａｆ
ｒｉｑｕｅ．ｃｏｍ／ｐａｙｓ／ａｎｇｏｌ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ｐｅｃｈｅ．ａｓｐ？ａｒｔ＿ｃｌｅ＝ＡＦＰ６２８０７ｌａｎｇｏｓｅｖｉｔａ０，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Ｄａｖｉｄ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Ｆｒｅ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ｇｏｌａ”，ｓｐｅｅｃｈｇｉｖ
ｅ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Ｆｒｅｅ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ｇｏｌａ”．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ｇｏｌ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ｄｙＯｋａｙ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ｒａｗ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ｕｌｙ２９，２００８，ｈｔ
ｔｐ：／／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０８０７２９０９７６．ｈｔｍｌ，２００９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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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运未能在这个省份获得多数支持的原因；而在安盟传统的统治中心万博省，民

众将多数票投给了安人运，安盟只在一些传统支持者中间还有影响力；①在比耶省和

卡宾达省，安盟获得了多数票。安盟等其他议会反对党所获得的选举资源和媒体支

持都大大逊色于执政党安人运，②但民众投票的结果却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毕竟内战

结束以来安哥拉重建的速度是可以为民众感知的，首都如此，萨文比的旧地也不例

外。泛非议会、南部非洲共同体、非洲联盟、葡语国家共同体、欧盟、美国使馆等各方

都派出了观察团，都一致给予积极评价：除了因能力不足导致的技术失误和官方媒

体的倾向性，选举是公正透明的，“充分反映了战后六年以来安哥拉全民和解与和平

进程的推进，是统一安哥拉的象征。”③

新议会成立之后，２００２年过渡性质的民族团结政府正式解散，重组新的政府，３３
位部长中既有安盟成员，也有卡宾达自由阵线政党的成员，反映了推进民族和解进

程的成果。像安盟和安解阵一样，安人运自身也是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

命运动组织，也需要完成从马克思主义运动组织向现代政治性政党的转型，实现安

哥拉人民富裕和发展的目标。此次大选，使安人运获得了现代政党的合法性，在凝

聚民众基于“民主与和平”作为国家核心利益共识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广泛资源和专

业能力的支持———这正是因战争而寓居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纷纷回到安哥

拉的主要原因。

民主歧路，还是政体新模式？

按照安哥拉政府早先的承诺，在议会选举和宪法重修之后，应该进行新的总统

大选。２００９年，安哥拉民众和国际社会都翘首期待新宪法的最终出炉，尤其是热议
已久的总统是否由选民直选的问题。④ 国际观察家认为，早在 ２００１年宣布准备全国
大选的时候，多斯桑托斯就有意全身而退，尽管时年只有５９岁；然而邻国赞比亚发生
了前总统奇鲁巴被褫夺豁免权并面对５９项指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多斯桑托斯的想

①

②

③

④

即在占安哥拉人口总数４０％的奥文本杜人中间。
有分析认为，安人运用于选举的经费不是官方公布的 ８７０万美金，而是高达 ３亿美金，相比之下，其他

所有反对派的支出只有１７００万美金。参见 ＥＩＵ，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ｇｏｌａ，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ｐ．１０。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ｇｏｌａ：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５，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ｅｏｍａｏ．ｏｒｇ／ｅｎ／ＰＤＦ／ＦＲ＿ＥＵＥＯＭ＿ＡＮＧＯＬＡ，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有关讨论并不发生在安哥拉境内，对这一敏感问题，官方媒体主导的新闻界一致保持缄默。所谓热议，

其实是指海外研究和关注安哥拉国内局势的学者、国际观察家、大跨国公司以及有关国家政府组织的有关讨

论，例如英国政府支持、英国石油公司资助、位于伦敦的智库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又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承
办的“英国—安哥拉论坛”，自９０年代至今一直是安哥拉各种问题研究、讨论的重镇，包括对于总统是否选举的
预测和讨论。因为受邀在该研究所参加过中安关系的研讨会，笔者注意到，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曾经三次资助

过有关研讨会，安哥拉政界、工商界名流也多次参与该研究所活动并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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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决心留在总统权力宝座上，以避免类似的“报复政治”在安哥拉发生。① 显然，

总统直选可以向国际社会显示多斯桑托斯政权更充分的合法性。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新宪法的公布从年中推迟到年末，仍未见动静。最后，

当整个国家沉浸在２０１０年１月承办非洲杯足球赛的喧闹之中时，新宪法草案公布，

安哥拉议会迅速以１８６票通过了标志安哥拉进入“第三共和国”的新宪法。② 新宪法

规定：议会多数党党魁自动成为总统，也就是说，千呼万唤的总统选举不会再发生

了。议会反对派以离席表示愤怒，认为此举无非就是使多斯桑托斯江山永固；非政

府组织和公民社团则纷纷指责国家宪法委员会别有用心，选择在非洲杯赛事期间来

躲避公众讨论，而且他们要求将草案１５天的公众质询期延长为４个月的诉求没有得

到任何响应。③ 虽然多斯桑托斯不曾像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那样试图

使“子承父业”，但新一届议会选举后，安人运确实将第一夫人安娜·葆拉·多斯桑

托斯和总统的一个女儿薇尔玮琦雅·多斯桑托斯提名为新议员，尽管第一夫人声明

不希望担任此职。这是不是一种家族统治的信号，目前尚待观察。

与对一贯被视为只有“橡皮图章”功能的议会选举的期待相比，总统职能的变化

显然更牵动民众的注意力。在新宪法下，原来的政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总理一职

被取消，总统成为政府首脑、三军统帅，同时掌握着宪法法院和最高法官的任命权。④

与议会选举之后的好评如潮相比，国内外对于这一新走向多有失望和批判之声，认

为“安哥拉民主进程已经倒退到一个令人忧心的歧路口”；⑤拂袖而去表示抵制的安

盟议员则说，“安盟成员自此都穿上黑衣，为安哥拉的民主制度送葬”。⑥ 一年多来，

来自安人运的议员一直不断解释，强调新宪法开创了议会—总统这一新治理模式，

表明了统治机制的稳定和对于安哥拉公民民主权利的充分保护。⑦ 这一所谓的新治

理模式，酷似南非和博茨瓦纳当前的政体，其实可以归入由比利时、瑞士、阿根廷、巴

西等国使用的名簿式比例代表选举制，是典型的政党为本位的一种选举制，弊端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ｌｅｘＶｉｅｎ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ｕｓＷｅｉｍｅｒ，“Ａｎｇｏｌａ：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０，２００９，ｐｐ．２８７—２９４．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Ａｎｇｏｌ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１，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ｒｔａ
ｌａｎｇｏｐ．ｃｏ．ａｏ／ｍｏｔｉｘ／ｅｎ＿ｕｓ／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２０１０／０／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Ａｎｇｏｌ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７ｃ０３ｅ８８ｂ
４ｄ２ｃ４２５ｆｂａｃｄｃａｆ９２３９３７０６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３３０．

“Ｕｎｉｔａ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ｂａｎｄｏｎＤｅｂａｔｅ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１，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ｌ．ｃｏ．ｚａ／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ｓｅｔ＿ｉｄ＝１＆ｃｌｉｃｋ＿ｉｄ＝８４＆ａｒｔ＿ｉｄ＝ｎｗ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２２３７２６６２８Ｃ５６４６５９，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ＡｆｒｏｌＮｅｗｓ，“Ａｎｇｏｌａ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ｔａｍｐｓ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１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ｆｒｏｌ．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３５１２５，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Ｒｅｕｔｅｒｓ，“ＦＡＣＴＢＯＸＡｎｇｏｌａ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１，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
ｔｉｃｌｅ／ｉｄＵＳＬＤＥ６０Ｊ１２Ｂ２０１００１２１？ｔｙｐ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Ｔｒóｃａｉｒｅ，“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Ａｎｇｏｌａｓ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ｏｃａｉｒｅ．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０３／１０／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ａｎｇｏｌａ％Ｅ２％８０％９９ｓ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ＬｏｕｉｓｅＲｅｄｖｅｒｓ，“Ａｎｇｏｌａ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ＦＰ，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１，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ｈｏｓｔｅｄｎｅｗｓ／ａ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ＬｅｑＭ５ｉＡ３ｋ８ｍｋｚＳｔｚＩＧｅｋＩＳ３ｆ＿ｂＱ５８ＤＦｓＱ，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Ａｎｇｏ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ｅｄＮｅ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ｐｒｉｎｔａｂｌｅ／２０１１０２０２０６８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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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与普通选民之间很少直接联系，这也许正是多斯桑托斯需要的安全距离。据

安哥拉国家通讯社报道，一名律师撰写的《认识安哥拉共和国宪法》一书已于 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面世，在教育部推荐下，免费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发放，意在通过国家大法的教
育，塑造学生的公民司法意识。① 显然，安人运和多斯桑托斯总统对于民众的反应是

有足够敏感的，不管是不是鉴于北非局势的剧变，总统罕见地一改“沉默是金”的风

格，主动反击网络上关于他在外国银行有巨额现金的传言。②

未竟的多样化经济发展战略：先增长，后惠民？

２１世纪以来，安哥拉以与尼日利亚争雄非洲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地位而闻名，是
世界上两大主要石油消费国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输出国，分别是美国第六大、中国第

二大（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大半时间跃居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实际上，这个资源禀赋
甚为优越的国家，不仅拥有“黑金”和支持了安盟２０多年疯狂内战的“血钻”，更有发
展农业和渔业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

安哥拉现代经济的起步和迅速改观始于 ５０年代葡萄牙殖民当局兴建一系列基
础设施（水坝、水力发电厂和运输体系等），剑麻和咖啡种植业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

第四大出口国，１９７５年内战爆发以前，主要得益于“二战”以后新一轮工业化旺盛需
求带来的原材料价格升高的契机，安哥拉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７８％。③ 为了恢复
葡萄牙人大举离开和内战的损失，安人运政府先是对农业采取“国营农场化”措施，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又扭转这种全面公有化的方向，将经营自主权归还给农民，放开农
产品价格。但是，内战结束至今，国内战争的持续影响犹存（如地雷尚未清除），政府

虽然一再表示奉行经济多元化方针，２００９年更将农业和渔业作为首要发展方向（在
当年的罗安达国际博览会上，也主打农业和渔业），但农业生产仍然徘徊在不足国民

生产总值１０％的水平。
石油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一枝独秀。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石油开采量一直在不

断增加，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一直占到 ６０％上下。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得益于国
际市场油价的走高趋势，安哥拉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１５％，跻身世界增长最快经
济体之列；然而，所得即是所失，因为经济结构严重依赖石油，这一资本密集型的产

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反而限制了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

①

②

③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Ｂｏｏｋ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ｏ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ｒｔａ
ｌａｎｇｏｐ．ｃｏ．ａｏ／ｍｏｔｉｘ／ｅｎ＿ｕｓ／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５／Ｂｏｏｋ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７ｆ４６ｄ０９７７０６
４４ｆｆａｂ０ｂａ６ｂ６５ｅ１ｅｆｂ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Ｄｅｎｉｅ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ｎｅｙＡｂｒｏａｄ”，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ｒ
ｔａｌａｎｇｏｐ．ｃｏ．ａｏ／ｍｏｔｉｘ／ｅｎ＿ｕｓ／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５／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ｄｅｎｉｅ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ｍｏｎｅｙａｂｒｏａｄ，
ｃｆ５４７５４ｆ９０１３４ｅ１ｂ９ｄｅ６ｆ１１２ｃ５２ｆ４３ｅ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参见刘海方：《列国志·安哥拉》，第四章“经济”，第１８８—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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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家陷入典型的“国富民贫”，①有学者因而将安哥拉归入“荷兰病”和“资源诅

咒”型国家。② 因为国际石油价格陡降，安哥拉２００９年石油收入减少一半，经济增长

率跌落到 －０９％的低位，这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逆势增长形成反差，也反过来说

明安哥拉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太低，因而相当脆弱，极易遭到世界市场价格因素

的重创。安哥拉使用来自各国（中国、巴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以色列）的信贷

额度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重建基础设施的进程不得不暂停，拖欠各国公司的款项高达

９０亿美元。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安哥拉人类发展指数（２０１０）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收

入极度不均的状况，综合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得益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长，安哥拉排名有所上升，在１６９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１４３名，但安哥拉的发展“必

须超越 ＧＤＰ”。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 ４０５％———２／３人口相对贫困、２８％的

个人和１５％的家庭绝对贫困，失业率接近 ４０％，１５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仅有 ７０％，

教育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６％，社会投入无疑是当务之急———人民尚没有享

受到和平所带来的红利。⑤ 安哥拉政府如果能借金融危机的机会革除积弊，提供更

好的社会服务，致力于减贫和人力资本提高、促使广大民众提升发展能力，或许能使

这个后冲突国家最终走向真正繁荣和可持续的发展。

面对金融危机，安哥拉政府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整体政策。以 ２００９年为例，

公共支出的预算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 ４０％———安人运早在 ２００８年的竞选纲领中已经

宣布，国家自此进入战后重建的第二阶段，包括重建两座新城和建设从纳米贝到卡

宾达之间的滨海铁路；大幅投入粮食生产、教育和卫生领域，大规模创造工作机会，

并在２０１２年以前以公私合作的方式建成一百万套公共住房。显然，国家在经济中的

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并不是说诸如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

色，而是国家主导的面向大多数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取向的凸显。像很多发展中国

家一样，安哥拉中央银行 ２００９年也建立了旨在控制和减少经济膨胀的主权财富基

金，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还有待观察。有分析认为，非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ｅｕｎｅＡｆｒｉｑｕｅ，“ｐａｙｓｒｉｃｈｅａｖｅｃｕｎｐｅｕｐｌｅｐａｕｖｒ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ｅｕｎｅａｆｒｉｑｕｅ．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ＰＡＦ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３１５１８４８／ａｎｇｏｌ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ｐｒｉｘ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ｏｌａｐａｙｓｒｉｃｈｅａｖｅｃｕｎｐｅｕｐｌｅｐａｕｖｒｅ．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３２６．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Ｓｈａｘｓｏｎ，“ＡｎｇｏｌａｓＨｏｍｅＧｒｏｗｎＡｎｓｗ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ｓｅ’”，ｉ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ｅｓｏｕｒｎｅ，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Ｏｉｌ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ａｒｉｓ：ｌｅｓéｔｕｄ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ｆｒａｎａｉｓｄ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２００９，
ｐｐ．５１—１０２；ＴｏｎｙＨｏｄｇ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ｅａｃｅ”，２０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
ｒ．ｏｒｇ／ｏｕｒｗｏｒｋ／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ｇｏｌ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ｐ，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安哥拉不能支付工程款项，致使很多外国公司停工。２００９年３月笔者在安哥拉调研期间，很多中国工
程承包公司都在遣送员工回国，包括正在修复本格拉大铁路的中铁二十局。又参见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Ａｎｇｏｌ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ａ．ｇｏｖ／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ｇｅｏｓ／ａｏ．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０６。

ＵＮＤＰ，“Ａｎｇｏｌａ：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ＨＤＩ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Ｒａｎｋ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ｈｄｒｓｔａｔｓ．ｕｎｄｐ．ｏｒｇ／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ＧＯ．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Ａｎｇｏ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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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些国家中国家的经济作用在增强，是受到近年来与中国交往的影响。①

安哥拉模式：安哥拉多元外交的视角

安哥拉政府视本国为地区大国，这起源于与安盟多年的战争———对内推行以战

促和的政策，对外则打造一种积极进取、咄咄逼人的政策（尤其是在非洲大陆范围

内），以减少外部对安盟的支持，使之陷于孤立。② 战后，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

再一次提升了安哥拉的自信心，政府坚定地推行渐进式变革，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

立场，拒绝被外部压力所主导。比如 ２００２年，各种国际援助机构纷纷进入被战争破
坏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一年安哥拉名义上获得了价值 ４２１亿美元的援助，
但安哥拉政府却坚持不允许向安哥拉输入转基因农产品，很多国际组织的援助计划

因此搁浅。③ 同样，尽管国家重建急需大量资金，但安哥拉政府并未屈服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的种种条件，期待之中的“捐助者会议”最终没有到来。

就像６０年代为筹建坦赞铁路而四处碰壁的尼雷尔，犹疑之中来到中国，却获得
了意想不到的慷慨支持。２００４年，中安两国签订以主权担保、用石油偿还 ２０亿美元
基础设施贷款的巨额合同，到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工程公司基本上完成了该合同中的所
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哥拉全国的几乎每个省份和城市都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④

２００７年９月，中安又签订了一笔２０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中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人员
源源不断地涌向安哥拉，把整个安哥拉由战场变成了大建筑工地。“安哥拉模式”的

概念于是不胫而走，成为又一个热门话题。为此，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相关报告，认

为“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做法在人类以往采掘业的历史上并不新鲜。⑤ 许多学者则

将其视为一种易货贸易安排，与６０年代中国修建坦赞铁路时将自己的产品与非洲国
家直接进行交换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⑥ 而纳米比亚的一位法律背景的学者则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ｔｙｎＤａｖｉｅｓ，“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ｆｒｉｃ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ＥＣＤ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５０／５４／４５１８２６２１．ｐｄｆ，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ＰｈｉｌｉｐｅＬｅ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ｅｘＶｉｅｎｓ，“ＡｕＤｅｌàｄｕＰéｔｒ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ｅ：Ｌａ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ｅＡｎｇｏｌａｉｓｅｄａｐｒｅｓ
ｇｕｅｒ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ｎｏ．１１０，Ｊｕｎｅ２００８，ｐｐ．１０２—１２１．

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ＷｏｒｌｄＤｅｓｋ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ｇｏｌａ，ｈｔｔｐ：／／ｄｅｖ．ｐｒｅｎｈａｌｌ．ｃｏｍ／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ｈｓｓ／ｗｏｒｌ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Ｏ／ａｉｄ．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ＩｎｄｉｒａＣａｍｐｏｓａｎｄＡｌｅｘＶｉｎｅｓ，Ａｎｇｏｌａ＆Ｃｈｉｎａ：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８．

Ｖｉｖｉｅｎ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ｏｌｅａ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ｆｏｒ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
ｒｉｃ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

例如美国学者黛博拉认为，中国与非洲一直不乏以物易物的经验。另外，日本５０年代支持印度建设铁
矿时最早使用了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此后在１９７８年借贷给中国时带来了这种模式。现在中国借鉴日本的
做法，加上自己的经验，开始把它带入非洲。参见 Ｄｅｂｒａｈ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Ｇｉｆ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有学者将“安哥拉模式”直接称为“ｂａｒｔｅｒｔｒａｄｅ”。参见
ＨａｎｎａｈＥｄ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ａｎｎａＪａｎｓ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ｇｏｌａ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ｅｓｔｏｔｈｅＤＲＣ”，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Ａｆｒ．），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ｐ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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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哥拉模式”毋宁说是２１世纪的新创造，应该视为一种像投资法一样保护外来投
资者承运利益的制度安排，较之一般贸易的一次性安排，更强调持久性和长期性。①

起源之争、尤其谁学习了谁的争论永远不会终结。② 实际上，研究表明，像中安

两国达成的这种资源换基础设施项目，首发地并非安哥拉。表１汇集了中国在非洲
已签订或实施的同样模式的项目。③ 乐于制造和转移话语、以知识掮客自居的世界

银行，④将这种资源换基础设施的安排命名为“安哥拉模式”并大加渲染，显然，很重要

的因素是即便从这一协议基本完成点的年份看来，中国进出口银行２０亿美元的贷款额
度也让世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间投入的５亿美元（从捐助到贷款等所有款项加起来的总
和）黯然失色。⑤ 这也解释了为何２００８年刚果（金）与中方签订９０亿美元大单时，会立
即招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横加干涉和指责———直至协议修改为６０亿美元。

表１　中国在非洲的部分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东道国家 协议时间 贷款金额 基础设施项目 偿付资源名称

刚果（布） ２００１ ２８亿美元 刚果河大坝 石油

津巴布韦 ２００６ — 煤矿和热力发电厂 铬

刚果（金） ２００８ ６０亿美元 主要公路、铁路等 铜、钴

加纳 ２００７ ５６２亿美元 布惟大坝（ＢｕｉＤａｍ） 可可

苏丹 ２００１ １２８亿美元 电力发电厂 石油

几内亚 ２００６ １０亿美元 苏阿皮第大坝（ＳｏｕａｐｉｔｉＤａｍ） 铝矾土

尼日利亚 ２００５ ２９８亿美元 建筑涡轮电厂 石油

加纳 ２０１０ ５１亿美元 电子政务网和水供应系统扩展 —

加蓬 ２００６ ３０亿美元 贝林加铁矿和基础设施 铁矿石

如果说，在安哥拉战后重建和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资金的时候，这种协议安排创

造性地使得安哥拉与资金充裕、大量国内企业迫切需要向海外发展的中国结成了美

满姻缘；那么显然，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以上

所有协议是否都像在安哥拉一样得到顺利执行，如果是积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在

起作用；如果是否定的，掣肘的要素又是哪些？这就需要深入研究每一份协议文本

的法理依据和每一份协议执行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为风险分析提供

深入的理解基础。与海外这种“安哥拉模式研究热”相反，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ｕｎｉａＰ．Ｚｏｎｇｗｅ，“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ｎｇｏｌａＭｏｄｅｌ”，ｄｒａｆｔｐａｐｅｒ．
笔者在梳理有关安哥拉研究的文献时发现，中国媒体有关于 １９８４年安哥拉以石油支付巴西为其建筑

某大坝的记载。中国进出口行当然乐于拥有这种制度安排的创造权，因而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进出口行的高

级分析师们对以上这些起源说不置可否，而且强调当年借贷给中国的日本协力银行与中国进出口行完全不同，

借给中国的所谓低利率贷款长期来看也并不真正优惠。笔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的访谈，北京，中国进出口银行。
表格数据内容来源：Ｇｈａ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ｔｏＵＳ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ＵＳ

"

５７０ｍｆｏｒ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ｈａ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ａｃｔ＝Ｎｅｗｓ，ｃｎｔｎｔ０１，ｄｅｔａｉｌ，０＆ｃｎｔｎｔ０１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４２＆ｃｎｔｎｔ０１ｏｒｉｇｉｄ＝
１５＆ｃｎｔｎｔ０１ｒｅｔｕｒｎｉｄ＝９９，２０１１０４１５；“ＣｈｉｎａＧｉｖｅｓＧｈａｎａｏｖｅｒ

"

３ｂｎＬｏａ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ｈａｎａｗｅｂ．ｃｏｍ／Ｇｈａｎａ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Ｎｅｗ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ｐｈｐ？ＩＤ＝１９０６８４，２０１１０４１５；ＭａｒｔｙｎＤａｖｉｅｓ，“Ｈｏｗ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ｆｒｉｃ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刘海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非关系的发展：实践与认知》，《中国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１》，即将出版。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Ａｎｇｏｌ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ｒｉｅｆ”，ｈｔｔｐ：／／ｇｏ．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６ＬＩＫ１Ａ３ＳＳ０，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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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反应相对较少，只有进出口行旗下的刊物发表过一篇简单定性论述该模式作

用的短文，①媒体上的众多叫好之声，都意在鼓吹安哥拉模式的复制。非洲研究的主

要刊物《西亚非洲》也只刊载过一篇寓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的经验研究作品，②其余两

篇文章则是在研究中安经贸关系的同时，从历史进程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这种模

式有所提及，但对于这种模式本身的深入研究仍付诸阙如。③

即便在安哥拉，继续使用安哥拉模式的条件也未必存在了。这还要回到安哥拉

国内的情况和政府本身的政策上去加以分析。２００７年，因应国际和国内的透明化要
求，直接与中国商务部谈判并签订２０亿美元大额合同的安哥拉政府财政部，公布了
贷款的所有工程的细目和“资源换基础设施”合同的内容。这无疑也是执政党为适

应即将在第二年举行的大选而采取的顺应民意的举措。此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

家开发银行等又多次为安哥拉提供了更多的贷款。进出口银行出借的第二笔 ２０亿
美元贷款的利率比第一笔还要低（从 １５％利波尔下降到 １２５％），表明中国资方对
于在安哥拉投资的信心在增加，同时也能看出，安哥拉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明显增强，

第二笔贷款协议增加了将合同额的３０％留给安哥拉本土承包公司的规定。④ 此后的
贷款协议，再也没有使用石油做抵押，甚至金融危机以来在安哥拉面临巨大资金压

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多斯桑托斯继 ８月出席奥运会之后 ４个月再次
访华，获得更多的贷款正是主要目的之一）。有媒体报道，安哥拉总统曾表示，这种

交易让安哥拉人感觉蒙羞。⑤ 中国提供了其他国家（和组织）不能提供的及时帮助，

尤其是在安哥拉全国战后第一次大选之前，完成了为安人运执政党塑造形象的大量

重建工程。蜜月期过后，中安经济合作应该转向更为常规的商贸关系。多斯桑托斯

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表示，“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多元化对外关系，接受竞争

的原则，这已经取代势力范围这种老的世界规则”。如果说，这是安哥拉目前发展整

个对外关系的原则，那么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这种多元化政策的表现就是，从任何

可能的经济伙伴关系中受益，但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安哥拉的影响过大。

如前所说，这样桀骜不驯的外交风格，部分原因在于安哥拉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

地与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延续性。如在地区范围内，因为飞地省卡

宾达一直存在低烈度的小规模冲突，安哥拉政府需要防止分离主义者获得外来帮助，因

而视刚果（金）和刚果（布）两国为自己的后院，至今保持着相当大的政治和安全影响。

另一方面，安哥拉近年来的安全战略明显已经逐渐超越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框

架，最突出的志向就是成为几内亚湾地区的强国———几内亚湾区域容纳了全球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司一部：《“安哥拉模式”：四两拨千斤》，《中国外汇》，２００９年第９期，第２９页。
唐晓阳：《评析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新模式》，《西亚非洲》，２０１０年第７期，第５５—６２页。
安春英：《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利弊分析》，《西亚非洲》，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２０—２６页；亢升：《中国与

安哥拉石油业的合作风险与规避措施》，《西亚非洲》，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６页。
ＩｎｄｉｒａＣａｍｐｏｓａｎｄＡｌｅｘＶｉｎｅｓ，Ａｎｇｏｌａ＆Ｃｈｉｎａ：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ＮＰＰＦｕ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ｏａｎｔｒａｐ：Ｇｈａｎ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Ｗａｌ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ｎＡｎｇｏｌ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ＰＰＵＫａｎｄＩｒｅ

ｌａｎｄＷａｒｎ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１，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ｎｐｐ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１／１１／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ｏａｎｔｒａｐｇｈａｎ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ｗａｌ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ａｎａｎｇｏｌ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ｐｐｕｋ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ｗａｒｎｓ／，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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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油生产量，拥有世界第二大水域和仅次于亚马逊的森林，而且人口总数已经达

到２５亿。安哥拉自信而务实的政治精英集团已经意识到，在南部非洲范围内，安哥
拉很难撼动南非的主导地位，①于是转向首先在西非和几内亚湾区域确立自己的影

响。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安哥拉推动成立几内亚湾委员会，总部设在安哥拉，成员国还包
括喀麦隆、刚果（布）、加蓬、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金）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委员会在罗安达召开峰会，主题是刚果（金）的局势以及世界金融
危机和油价下跌对该地区造成的影响。在发言中，多斯桑托斯强调几内亚湾委员会

的主旨是协调在公共边界地区有关自然资源（尤其是渔业和石油）获取方面的潜在

争端，同时代表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对于刚果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停止乱局。此举

显示出安哥拉主导这一地区事务的勃勃野心。

在这一地区，安哥拉连续增加使馆，安哥拉国有石油公司也积极进取，成立了诸

多境外能源下游产业合资企业（２０１０年该公司还一度跨境到津巴布韦投资）。在政
府方面，安哥拉也摇身一变成为几内亚比绍这一西非国家的援助国，目前主要集中

在军事技术培训领域，意在“帮助兄弟国家提高治理危机和冲突的能力”。② ２００７
年，安哥拉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是巩固地区强国地位的又一个大动作，有意与尼日利

亚争夺非洲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的地位，也是为了抵消石油价格反复震荡带来的影响。

结论：凤凰重生与“不平等的平等关系”

安哥拉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如果能够把握好经济多

样化的发展战略，同时把这个经济体提供的机会从社会少数人向绝大多数人（或者

所有人）开放，像著名的“凤凰理论”所说，③如果假以 ３０年的和平时间，安哥拉将有
望振兴。安哥拉政府显然已经有能力实现为大多数人提供机会的包容性增长，只是

需要领导力和政治意志来使之变为现实。

在政治层面，安哥拉已经没有构成威胁的外部因素。如果说有什么风险，当来

自内部。目前国内公众意见的焦点仍然是新宪法和被宣布不再发生的总统直选。

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两届，每届５年，而且是从下一次（即 ２０１２年）全国议会选举算
起；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多斯桑托斯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就任到 ２０２２年，
他前３２年的业绩光辉，足以使开国第一任总统内图黯然失色；但在新宪法赋予总统
更多权力的后１１年，这位政治家能否依然宝刀不老，准确研判全球大势，适时调整政

①

②

③

尽管如此，安哥拉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还是颇有作为的。例如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安哥拉主导了“非洲
钻石生产国协会”组织的成立（成员还包括博茨瓦纳、南非、纳米比亚和刚果金），该协会主旨是学习博茨瓦纳的

经验，提高出产国在工作机会和附加值方面更多的收益。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Ａｎｇｏｌａｎ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ｓＡｉｄＧｕｉｎｅａＢｉｓｓａｕ”，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ｐｏｒｔａｌａｎｇｏｐ．ｃｏ．ａｏ／ｍｏｔｉｘ／ｅｎ＿ｕｓ／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２０１１／２／１１／Ａｎｇｏｌａｎ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ｓａｉｄＧｕｉｎｅａＢｉｓｓａｕ，
２３６９３３ｂ２０９９４４ｃ１ｄａ３９６ｄｄ６１４７ｃｆ８０ａ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３页。



５０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１年 第２期

策、实现安人运确定的２０１２—１７年间“更多民主、更多发展”的目标还未可知。① 新技
术联通的新世界，改变了达到一切目的的手段，关于革命的定义恐怕也需要修改，国内

各种势力的潜滋暗长，恐怕精明强干如多斯桑托斯，也未必能够完全预料。至于那些根

据“多斯桑托斯在安哥拉，无出其右者、对异己的镇压无所不用其极”，从而得出“安哥

拉不具备像利比亚那样的风险、中国利益不会受损”的简单判断，恐怕思维模式还囿于

传统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依据的传统逻辑，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的危险和新技术

带来的变化缺乏了解。②

２０１０年１月，整个安哥拉都沉浸在非洲杯足球赛事前夜的紧张和兴奋之中，为
节省飞机票而由陆路穿越卡宾达来参加比赛的多哥球队遇袭，为盛事平添愁云惨

雾，凶手是卡宾达分离主义分子———安哥拉和平、发展快轨上的旧有矛盾，以恐怖方

式扰乱社会。安哥拉社会的另一不和谐因素，乃是没有正式职业的城市人口和连正

式居所也没有的贫民窟居民。他们的大量存在，使得近年来中国人被抢、被杀的事

件时有耳闻———没有减贫和大规模参与的经济增长，社会是何其脆弱。这些才是真

正对中国在安哥拉的经济利益和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的常态化威胁。

当年四处寻求援助的尼雷尔在遭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拒绝后，终于找到了中国作

为最可靠的朋友，但他同时指出，必须考虑到中国和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的规模与

实力，这份友谊只能说是“最不平等的平等关系”（ｍｏｓｔｕｎｅｑｕａｌｅｑｕａｌｓ）。③ 中国今天
在非洲的进入，如果完全只是拥抱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尼雷尔的警示可能就会向更

坏的方向修改了，中非之间的合作也就没有任何南南合作的意义了。安哥拉模式，

作为两国政府间框架之下的协议，本身就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全球自由资本市场

逻辑的对抗；无论是对于已经在全球化体系中沦为“第四世界”的非洲，还是已经成

为全球经济发动机的中国，都应该秉持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合作理念，把这

种互利的南南合作进行到底。④

（责任编辑：陈志瑞）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ｇｏｌａＰｒｅｓｓ，“ＭＰＬＡ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２０１２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ｒｔａｌａｎｇｏｐ．ｃｏ．ａｏ／
ｍｏｔｉｘ／ｅｎ＿ｕｓ／ｎｏｔｉｃｉａ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５／ＭＰＬＡａｐｐｒｏｖｅｓ２０１２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６２５ｆａ５ｅ３５ａ３４ｄ２６ｂｆｂ７８ａａｂ６４５ｆ４０ｄ８．
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５．

《安哥拉局势浅析》，《安哥拉华人报》，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ａｎｇｏｌａ．ｃｏｍ／ａｇｌｈｂ＿ｖｉｅｗ．ａｓｐ？
ｉｄ＝１４５８，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ＰａｒｎａｔｉＳｉｒｃａ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ｈｕｒｕ（Ｆｒｅｅｄｏｍ）Ｒａｉｌｗａｙ：ＣｈｉｎａｓＬｉｎｋｔｏ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Ｖｏｌ．１４，Ｎｏ．
２，１９７８．

很可惜，安哥拉模式在安哥拉没有继续实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巨额的金钱和石油黑金的诱惑，在合作

双方内部都打开了寻租和腐败的大门，其严重程度使中安两国政府都警觉到了。中国方面，与安哥拉重建相关

的，是２００７年“杭萧钢构”案成为金融界内线交易最热的热点，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监管不力的一
个重大案例。另一方面，大量中国劳工随着中国承包公司进入安哥拉，引起安哥拉民众的不满，也影响到安哥

拉政府的决策，因为这种合作既没有提供工作机会，也不能够将技术转让给当地人。笔者多次在驻非的中资公

司以及国内进行的调研发现，对外劳务输出这一业务其实也存在巨大的制度漏洞，少数不法中介从中牟取暴

利，很多劳工在获取出国务工机会时遭受中介的盘剥，在非洲艰苦的环境下忍受经理人对于时间和工薪的剥

削，同时中方中介和在非洲境内的各寻租方又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所有这些问题都损害了中国的国家

形象和在非洲的长远发展，因而亟需强有力的制度监管。




